
Advances in Psychology 心理学进展, 2023, 13(1), 126-138 
Published Online January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17  

文章引用: 王钊进(2023). 错失恐惧对中国大学生消极情绪的影响: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盛的作用. 心理学进展, 
13(1), 126-138. DOI: 10.12677/ap.2023.131017 

 
 

错失恐惧对中国大学生消极情绪的影响：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盛的作用 

王钊进 

西南大学心理学部，重庆 
 
收稿日期：2022年12月5日；录用日期：2023年1月10日；发布日期：2023年1月18日 

 
 

 

摘  要 

研究选取533名中国大学生，探讨了问题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盛在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间的作用。研

究结果表明：1、错失恐惧、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绪症状三者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并与心理繁

荣呈显著负相关；2、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错失恐惧与消极情绪症状间起中介作用；3、心盛对消极情

绪症状有调节作用。研究结论为：中国大学生的错失恐惧会引起其产生消极情绪状态，并且同时受到问

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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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selected 533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o exam the role of 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 and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between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FoMO, PSU,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were posi-
tively associated with each other and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2) P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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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MO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3) psychological flou-
rishing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U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This study con-
cluded that FoMO can cause the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among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and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PSU and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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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 FoMO)作为一个近年提出的概念，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错失

恐惧包括了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一种固着的信念，个体会坚定地认为当自己不在场时，他人会拥有更多

有意义的经历；其二是一种强烈想和他人持续保持联系的渴望(Przybylski et al., 2013)。这种处于焦虑的状态

可以用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Deci & Ryan, 1985)来解释。自我决定理论其中一条就认

为，与他人产生联系是人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并且该理论的补偿动机角度，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在未得

到满足时，会激发个体去采取一系列的补偿行为以弥补这部分的缺失(Deci & Ryan, 2000)。当个体长期处于

这种弥散性的焦虑状态时会产生对应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其中就包括本研究要探讨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和消极情绪症状。且错失恐惧在年轻人群体中的存在更为普遍(Przybylski et al., 2013)，而大学生作为即将跨

入社会的主力军，因此了解大学生错失恐惧所带来的影响及机制对改善其不良心理状况很有帮助。 

1.1. 错失恐惧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影响 

随着网络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的大力发展，人们不仅可以从网上获取知识、交换信息，还可以与他

人随时保持联络，这将大大满足人们的这项基本的心理需求。特别是对于青少年，他们作为社交网络的

最大使用群体(Marengo et al., 2018)，其在同龄人中利用社交网络建立起社会角色/身份，并寻求在同伴中

的归属感和受欢迎度(Barker, 2009)。青少年越渴望与他人产生联络、越想知道自己是否在某个活动中被

同伴遗忘或者被抛弃，就会越多地使用社交网络了解他人时刻的动态和信息。然而，长时间使用社交媒

体去补偿未被满足的社交需求可能会导致问题性的数码产品使用和智能手机使用相关的症结。 
本研究聚焦的就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Problematic Smartphone Use, PSU)。这是一种与科技有关的

智能手机滥用现象，其定义为功能受损的智能手机使用不适应性，涉及在物质使用障碍中所观察到的症

状，如耐受性、不使用一段时间后退缩、尽管有不利影响但仍继续使用，以及难以控制使用(Billieux et al., 
2015; De-Sola et al., 2016)。针对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研究增长迅速，并且也有大量实证研究证明了错

失恐惧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严重程度显著相关(Elhai, Yang, Fang et al., 2020; Elhai, Yang, Rozgonjuk 
et al., 2020; Han et al., 2019; Elhai et al., 2016; Clayton et al., 2015)。并且，最近的综述也总结性地指出了错

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存在强烈的关系(Elhai, Yang, & Montag, 2020)。因此，本研究也同样推测，

错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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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错失恐惧对消极情绪症状的影响 

错失恐惧除了会引起过度使用手机外，还会让个体产生对应的情绪问题。错失恐惧本身就是一种与

抑郁相关联的消极情绪状态(Elhai, Yang, & Montag, 2020)，同时它还与焦虑程度相关(Dhir et al., 2018; 
Wolniewicz et al., 2018; Elhai, Levine et al., 2018)。现有研究表明错失恐惧还会导致消极情绪症状，并且通

过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而间接使人产生负面情绪(Baker et al., 2016; Milyavskaya et al., 2018)。除此之外，有

研究选取中国大学生被试群体(Yuan et al., 2020)，利用纵向研究设计探讨中国大学生中抑郁症状和错失恐

惧对于智能手机成瘾和网络赌博症状的影响，其结果显示：大学生错失恐惧与抑郁症状显著相关，且大

学生抑郁症状能显著预测错失恐惧。因此本研究也推测，中国大学生群体的错失恐惧与其消极情绪症状

呈正相关。 

1.3.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不论是错失恐惧还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都会是心理症状的诱导因素。上述已经提到，错失恐惧与

消极情绪相关。同样，对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许多研究通过采取回归模型或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得

到问题性智能手机与抑郁程度和焦虑有关，且之间分别存在中等大小的效应量(Elhai et al., 2017; Demirci 
et al., 2015; Harwood et al., 2014)和小到中等的效应量(Elhai et al., 2019; Elhai et al., 2017; Vahedi & Saiphoo, 
2018)。且前面也提到，个体会因为未能与他人及时联系和掌握他人实时动态而产生错失恐惧，从而产生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问题，这也会进而导致了个体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症状。因此本研究也做出推测，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会作为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之间的中介变量。 

1.4. 心盛的调节作用 

然而，事实上却发现，一些个体虽然存在着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行为，但他们没有出现消极的

情绪症状。因此这其中仍然有一些其他因素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共同的作用。因此本研究提出心盛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这个可能对现有这个过程产生影响的变量。基于 Keyes 提出的心理健康的多

维度模型，心理健康完整的个体会在生活中蒸蒸日上，并且拥有高水平的心理和社会幸福感；相反，

心理健康不完全的个体会在生活中日趋衰弱，并且拥有的幸福体验不够(Keyes, 2002)。心盛是一种感觉

良好并有效运作的状态，是心理健康的集中体现(Huppert, 2009; Keyes, 2002; Ryff & Singer, 1998)。本研

究借鉴了前人的观点，对心盛的定义为：一个作为个体自身的社会、心理繁荣的多维框架，其特征包

括了生活目标、自尊、乐观、能力以及与他人的积极关系(Diener et al., 2010)。大量证据表明，高心盛

与较高的心理健康水平、对基本心理需求的满意程度、拥有更长远的目标取向、更好的自我控制和更

好的情绪调节密切相关(Singh & Junnarkar, 2015; Diener et al., 2010; Datu et al., 2016; Basson & Roth-
mann, 2018)。由此可见，心盛作为个体的一种心理特质，可以扮演一个维持个体身心正常运转的保护

性因素。然而，关于心盛与成瘾相关行为间的关系还尚不清楚。尽管有研究选取大学生探究心盛与物

质使用障碍间的关系，并想要通过心盛水平预测物质使用的发生，但并未发现显著性的结果

(Schotanus-Dijkstra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20; Low, 2011)。但基于心盛本身对于个体身心健康的保护

作用和现实情况，同样是存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现象的个体，其中拥有高心盛水平的个体可能会更

少的产生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所带来的消极情绪症状。因此本研究做出推测，心盛可能会作为问题

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绪症状间的调节变量。 

1.5. 理论框架 

本研究所采用的理论框架是 Brand 等人(Brand et al., 2016)提出的 I-PACE 模型(Interaction of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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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I-PACE)。该模型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特定过度网络使用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模型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部分：个体的核心特征、对内外部刺激的情感和认知的反应、执行控制功能以

及最后的采取使用网络和导致的结果。该模型主要包括两个重要观点：一是人的核心特征与特定环境刺

激的交互作用产生特定的网络成瘾行为；二是特定环境刺激会让个体产生相应的情感和认知反应，从而

导致采取特定的网络使用。具体到本研究中，心盛作为个体核心特征之一，其水平受到环境和早期经历

的影响，并且可以进而影响到个体的心理健康和行为产生。错失恐惧作为一种由“感到错过别人都经历

过的活动”引发的焦虑情绪。而这种情绪会让个体去采取一定的行为来缓解，体现在本研究中就是个体会

选择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来与他人持续保持联络以满足他们未被满足的需求。最后，这种过度使用智能手机会

导致消极的结果，就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症状。且这种消极情绪到最后还会成为个体核心

特征的组成部分并且受到强化。目前 I-PACE 模型已经被运用到许多有关问题性网络使用、问题性智能手机

使用的实证研究中作为其理论支撑，以探寻其背后的形成机制(Oberst et al., 2017; Dhir et al., 2018; Elhai, Yang, 
Fang et al., 2020)。 

1.6. 研究目的及假设 

作为一个探索性的实证研究，首先将检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之间的中

介作用。此外，尽管目前还缺乏相关的研究，但如前所述，心盛可能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呈负相关。

因为拥有高心盛水平的个体拥有来自群体的归属感和舒适感，这能为他们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以防止他

们过度使用智能手机(Keyes, 2007)。且作为一种积极的情绪状态，心盛包含个体对自我的良好的总体态度，

这可以减少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引起的消极情绪。因此研究推测，心盛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

绪症状之间的潜在调节因素。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了以下假设：H1.错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

消极情绪症状呈显著正相关；H2.心盛与错失恐惧、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绪症状呈显著负相关；

H3.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间起到中介作用；H4.心盛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

消极情绪症状间起调节作用。图 1 为研究的假设模型。 
 

 
Figure 1. The hypothesized model 
图 1. 研究假设模型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研究共招募三所 211 大学(四川、重庆、陕西各一所)共 560 名本科生，所有参与者被提前告知研究的

目的后通过线上问卷平台发放问卷。剔除 27 份由于信息缺失的无效问卷，共得到 533 份有效问卷作为最

后的结果分析，问卷有效率为 95.18%。样本年龄范围为 19 至 25 岁，平均年龄为 19.5 岁(SD = 1.72)。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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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中，女性为 382 人。大一学生(n = 298; 55.9%)和大四学生(n = 109; 20.5%)为主要群体。 

2.2. 研究工具 

2.2.1. 错失恐惧 
研究采用错失恐惧量表(Przybylski et al., 2013)来测量被试的错失恐惧水平(附表 1)。该量表包括 10 个

测量项目，用于测量对缺席社交活动的恐惧程度和与朋友失去联系的焦虑程度(例如：当我去度假时，我

会继续关注我的朋友在做什么)。回答选项范围从 1 (对我来说完全不正确)到 5 (对我来说非常正确)，分数

越高表示个体具有越高的错失恐惧水平。该量表在中国样本中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效度(Xie et al., 2018; 
Zhang et al., 2019)。该量表在本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85。 

2.2.2.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研究采用中文版智能手机成瘾量表简版(SAS-SV; Kwon et al., 2013)来测量被试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

程度(附表 2)。该量表包括 10 个项目，主要是关于智能手机对个体生活的影响程度(例如：我周围的人告

诉我我使用智能手机太多)。回答选项范围从 1 (强烈不同意)到 6 (强烈同意)，分数越高表示问题性智能手

机使用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中国样本中显示出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Wang et al., 2018; Xiang et al., 2019)。
该量表在本研究中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86。 

2.2.3. 心盛 
研究采用中文版心盛量表(Tong & Wang, 2017)用于测量参与者的心盛水平(附表 3)。该量表共包括 8

个项目(例如：我积极为他人的幸福和福祉做出贡献)。回答选项范围从 1 (强烈不同意)到 7 (强烈同意)，
分数越高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高。该量表在中国样本群体中展现出了良好的信度和结构效度(Zhang et al., 
2020; Tong & Wang, 2017)。本研究中该量表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 = 0.87。 

2.2.4. 消极情绪症状 
研究采用中文版的抑郁–焦虑–压力量表(DASS-21; Wang et al., 2016)来测量被试的消极情绪症状水

平(附表 4)。该量表共包含 21 个项目，用于测量过去一周的抑郁、焦虑和压力症状。每个症状由 7 个独

立的项目(例如：我觉得我作为一个人没有多大价值)来衡量。回答选项从 0 (根本不适用于我)到 3 (非常适

用于我或大部分时间适用于我)。分数越高，表明消极情绪越严重。该量表在中国被试群体中显示出良好

的信度和结构效度(Liu et al., 2021)。在本研究中，量表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抑郁、焦虑和压力的内

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0.90、0.84 和 0.86)。 

2.3. 数据处理及分析 

使用 SPSS 26 对数据结果进行分析。首先，对本研究中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变量的偏

度和峰度以及之间的相关系数。其次，使用 Hayes (Hayes, 2013)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4)来检验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后在中介效应成立的前提下，使用

Hayes (Hayes, 2013)的 SPSS PROCESS 宏程序(模型 14)来检验心盛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绪症

状之间的调节作用。根据 5000 个随机样本抽样(Hayes, 2013)，Bootstrap 置信区间(CIs)的结果不包含零即

是显著。 

3. 结果 

3.1. 数据初步分析结果 

研究全部采取问卷调查，首先需要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2004)。采取 Harman 单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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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检验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结果表明，特征值大于 1 的因子共有 8 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

变异量为 27.06%，小于 40%的临界标准，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表 1 报告了研究中主要变量的平

均值、标准差、偏度、峰度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所有变量均为正态分布，因为偏度和峰度均在范围内(即
偏度 < |2.0|和峰度 < |7.0|；Hancock & Mueller, 2010)。所有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与研究的假设一致，只是

心盛与错失恐惧间相关性不显著(r = 0.02, p = 0.63)。正如预期的那样，错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r 
= 0.40, p < 0.01)和消极情绪症状(r = 0.43, p < 0.01)显著正相关。此外心盛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r = 0.16, 
p < 0.01)和消极情绪症状(r = 0.39, p < 0.01)显著负相关。因此，H1 和 H2 得到了支持。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between variables (N = 533) 
表 1. 各变量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N = 533)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1.错失恐惧 22.38 6.68 1    
2.手机使用 33.74 8.86 0.40** 1   

3.心盛 40.79 7.27 0.02 0.16** 1  
4.消极情绪 12.51 11.21 0.43** 0.35** 0.39** 1 

偏度 — — 0.84 −0.20 −0.45 1.44 

峰度 — — 1.09 0.19 0.78 2.39 

注：**p < 0.01。 

3.2.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研究使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4 (Hayes, 2013)来检验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在错失恐惧和

消极情绪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表 2 结果显示，错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β = 0.40, t = 10.02, p < 
0.001)和消极情绪症状(β = 0.34, t = 8.09, p < 0.001)呈显著正相关。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与消极情绪症状呈

显著正相关(β = 0.22, t = 5.20, p < 0.001)。并且错失恐惧通过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对消极情绪症状的间接

影响具有显著性(中介效应 = 0.15, SE = 0.03, 95% CI = [0.08, 0.21])。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效应占总

效应的 20.43%。因此，H3 得到了支持。 
 
Table 2. Testing the mediating effect 
表 2. 中介效应分析 

路径 系数 
95% CI 

LLCI ULCI 

直接效应    
错失恐惧→手机使用 0.40*** 0.43 0.63 

错失恐惧→消极情绪 0.34*** 0.43 0.71 

手机使用→消极情绪 0.22*** 0.17 0.38 

间接效应    
错失恐惧→手机使用→消极情绪 0.15 0.08 0.21 

注：***p < 0.001。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017


王钊进 
 

 

DOI: 10.12677/ap.2023.131017 132 心理学进展 
 

3.3. 心盛的调节作用 

为了证明假设 4，研究使用 SPSS PROCESS 宏程序中的模型 14 (Hayes, 2013)进行了有调节的中介分

析。在控制了性别和年龄后，表 3 结果显示，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心盛对消极情绪症状的交互作用显

著(β = 0.10, p < 0.001)。同时通过计算简单斜率，以检验在心盛的高水平和低水平(M ± 1SD)下问题性智能

手机使用对消极情绪症的影响。如图 2 所示，在心盛水平较低的中国大学生中，问题性智能手机的严重

程度能较强地预测其消极情绪症状的严重程度(b 简单 = 0.27, p < 0.001)；而对心盛水平较高的大学生的预

测效果不明显(b 简单 = 0.07, p = 0.12)。高水平的心盛可以缓冲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所引起的消极情绪症状。

同时，Bootstrapping 结果显示，错失恐惧对消极情绪症状的条件间接作用受心盛水平的调节。具体为：

低心盛水平(β = 0.11, 95% CI = [0.06, 0.16])和高心盛水平(β = 0.03, 95% CI = [−0.01, 0.06])的条件间接效应

具有显著性差异。因此，H4 得到了支持。 
 
Table 3. Testing the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表 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析 

预测变量 
模型 1 (标准 = 手机使用) 模型 2 (标准 = 消极情绪) 

β t β t 

性别 0.08 0.86 −0.18* −2.25 

年龄 0.03 0.99 0.02 0.67 

错失恐惧 0.40*** 10.08 0.35*** 9.24 

手机使用   0.17*** 4.48 

心盛   −0.35*** −9.90 

手机使用 × 心盛   −0.10*** −3.36 

R2 0.16  0.36  
F 33.91***  50.17***  

注：*p < 0.05, ***p < 0.001。 
 

 
Figure 2.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as a moderator in the relationship be-
tween PSU and negative emotional symptoms 
图 2. 心盛作为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情绪症状间的调节变量 

4. 讨论 

本研究旨在探索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之间是否存在更多的中介和调节因素。与之前的研究一致

(Elhai, Yang, Fang et al., 2020; Fang et al., 2020)，目前的研究也表明，高水平的错失恐惧预示着有更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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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行为，同时也会有更严重的消极情绪症状。 

4.1. 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的中介作用 

首先是错失恐惧会导致个体产生更多的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行为。该结果与自我决定理论一致 
(Deci et al., 2000)，即追求人际关系是个体的基本心理需求之一。同时研究结果也符合 I-PACE 模型(Brand 
et al., 2016)，即消极情绪状态、认知偏见和缺乏社会支持会导致个体过度使用互联网或互联网相关产品。

此外，有两个新的假说可以也解释为什么错失恐惧会增加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恐惧驱动/补偿寻求假说

和奖励驱动假说(Wegmann & Brand, 2019)。当大学生想要参与聚会或与同伴接触的需要得不到满足时，

对关系的渴望和对失去情感支持的担忧会诱发错失恐惧。而智能手机本身所具有的便利性、易获得性和

多功能性就会成为弥补需求的不二之选，让个体会产生更多的使用行为。大学生们使用智能手机来吸引

同龄人的注意力，了解朋友们在做什么，或者同龄人现在关注什么话题，保证他们能跟上同伴的“步伐”。

社交媒体的使用产生了积极的强化，导致增加的满足感和社会需求的满足。 
其次是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会导致消极情绪症状。这种认知–情绪调节策略可能会功能失调，持续

使用这种消极应对策略可能会导致执行功能或抑制控制的降低和成瘾症状，从而产生更多的消极情绪。

虽然很少有研究探究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是否在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间存在中介作用。但已有研究

证明了社交媒体成瘾(Social Media Addiction, SMA)可作为错失恐惧和消极情绪症状间的中介变量(Fabris 
et al., 2020)。与假设一致，本研究发现错失恐惧可以通过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导致个体产生负面情绪。 

4.2. 心盛的调节作用 

与假设一致，研究探寻了心盛作为另一个重要的调节变量。作为一种最近提出的幸福感模型，心盛

包括了积极的心理素质，如高水平的能力、高水平的自尊、生活目标和生活满意度。这些健康的心理特

征是产生积极情绪的保护因素，缓冲来自外部或内部刺激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与高心盛水平的学生相

比，低心理繁荣水平的学生产生了显著的由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所引起的情绪问题。通过 I-PACE 模型，

低水平的心盛可以被视为一个人的核心特征，并可以被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消极后果加强。相反，尽

管有些个体存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行为，但其高水平的心盛可以缓解消极情绪症状。这可能是因为这

些群体除了通过智能手机获得在线社会支持外，其本身具有较高的社会接受度、社会互动或离线社会一

致性(Keyes, 2007)。此外，这些群体能够在生活中保持积极的情绪，对生活保持兴趣，在不同的条件下保

持冷静和平和。因此，心盛可以帮助个体即使在采取一些不良行为后仍然保持良好的情绪状态。 
最后，尽管在本研究中没有发现错失恐惧与心盛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这与假设不一致。这可能是

因为高或低水平的心盛对错失恐惧影响不大。例如，不论社会接受度高还是低的个体可能都会表现出持

续地对同伴的关注和联系，这导致他们都经历过错失恐惧。但是，这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在接下来的研

究中还有待探讨。 

4.3. 研究的不足和意义 

然而，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第一，对大学生的样本量覆盖面不全面，女生人数较多(71.70%)，
年级分布不均匀。在其他文化和人口背景下，需要更加谨慎地对待实验结果。此外，本研究数据是横断

面的，因此变量之间无法做到因果关系可以推断。未来的研究可以从纵向视角，特别是关注个体心盛的

发展。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但本研究还是达到了研究目的。研究探究了错失恐惧、消极情绪症状背后

的内在机制。特别是发现心盛在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和情绪问题之间的调节作用，这有助于后续继续研

究心盛与成瘾行为之间的关系。与此同时，研究结果有助于帮助缓解由于过度使用智能手机或其他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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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所产生的情绪问题。特别是针对大学生群体，教育者应该更加注重加强学生的社会交往(例如，鼓励

大学生参加更多的学生俱乐部和课外活动)和培养学生的生活和学习目标(例如，允许学生从入学之初就尽

快制定职业规划)。 

5.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建立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理解错失恐惧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和潜在机制。研

究可以得到以下结论：1、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可以作为潜在的中介变量间接影响个体消极情绪症状的产

生；2、心盛可以作为个体的一个核心特征，可对由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所产生的消极情绪起到保护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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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Table S1. The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scale 
附表 1. 错失恐惧量表 

题目 完全 
不符合 

有点 
符合 

比较 
符合 

相当 
符合 

极其 
符合 

1. 我担心别人比我有更多有益的经历      

2. 我担心我的朋友比我有更多有益的经历      

3. 如果我发现我不在的时候朋友们玩得很开心，我会很担心      

4. 如果我不知道我的朋友们在做什么，我会感到很焦虑      

5. 能够听懂朋友们之间开的玩笑对我来说很重要      

6. 有时我会想自己是否花了太多时间来关注正在发生的事      

7. 如果我错过了和朋友见面的机会，我会感到烦恼      

8. 当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把自己的经历详细分享到网上 
(如社交网站)，对我来说很重要 

     

9. 如果我错过了一个计划好的聚会，我会感到烦恼      

10. 当我度假的时候，我会密切关注我的朋友们在做什么      
 
Table S2.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martphone addiction scale-short version (SAS-SV) 
附表 2. 中文简版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量表 

题目 完全 
不同意 不同意 比较 

不同意 
比较 
同意 同意 完全 

同意 

1. 因使用智能手机而缺少工作计划       

2. 在课堂上，或使用智能手机进行工作或完成任务时很难集中精力       

3. 使用智能手机时，手腕或颈后部感到疼痛       

4. 没有智能手机就无法忍受       

5. 当我不拿着智能手机时，感到不耐烦和烦躁       

6. 即使我不使用智能手机，也要记住我的智能手机       

7. 即使我的日常生活已经受到很大影响， 
我也永远不会放弃使用我的智能手机 

      

8. 不断检查我的智能手机， 
以免错过微信等社交应用上其他人之间的对话 

      

9. 使用我的智能手机比我预期的更长       

10. 我周围的人告诉我，我使用智能手机太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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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S3.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flourishing scale 
附表 3. 中文版心盛量表 

题目 非常 
不同意 

比较 
不同意 

有点 
不同意 中性的 有点 

同意 同意 非常 
同意 

1. 我过着有目标、有意义的生活        

2. 我的社会关系富有支持性且我能从中受益        

3. 我对自己每天所做的事务满怀兴趣        

4. 我会为他人的快乐和幸福积极奉献        

5. 我有能力做好那些对我重要的事情        

6. 我觉得自己还不错，生活状态也不错        

7. 我对我的未来感到乐观        

8. 我能得到别人的尊重        
 
Table S4. The Chinese version of depression anxiety stress scale-21 (DASS-21) 
附表 4. 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 

题目 不符合 有时符合 常常符合 总是符合 

1. 我觉得很难让自己安静下来。 0 1 2 3 

2. 我感到口干舌燥。 0 1 2 3 

3. 我好像一点都没有感觉到任何愉快、舒畅。 0 1 2 3 

4. 我感到呼吸困难（例如：气喘或透不过气来）。 0 1 2 3 

5. 我感到很难主动去开始工作。 0 1 2 3 

6. 我对事情往往做出过敏反应。 0 1 2 3 

7. 我感到颤抖（例如，手抖）。 0 1 2 3 

8. 我觉得自己消耗了很多精力。 0 1 2 3 

9. 我担心一些可能让自己恐慌或出丑的场合。 0 1 2 3 

10. 我觉得自己对不久的将来没有什么可期盼的。 0 1 2 3 

11. 我感到忐忑不安。 0 1 2 3 

12. 我感到很难放松自己。 0 1 2 3 

13. 我感到忧郁沮丧。 0 1 2 3 

14. 我无法容忍任何阻碍我继续工作的事情。 0 1 2 3 

15. 我感到快要崩溃了。 0 1 2 3 

16. 我对任何事情都不能产生热情。 0 1 2 3 

17. 我觉得自己不怎么配做人。 0 1 2 3 

18. 我发觉自己很容易被触怒。 0 1 2 3 

19. 即使在没有明显的体力活动时，我也感到心律不正常。 0 1 2 3 

20. 我无缘无故地感到害怕。 0 1 2 3 

21. 我感到生命毫无意义。 0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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